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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而古老的滹沱河自西向东流
经沧州大地。滹沱河故道上，有两座
古老的石桥——登瀛桥与单桥，它们
建造年代相近，仅间隔三四十年。经
历 400 多年风雨沧桑，至今仍在使
用。关于这两座石桥，一直有不少美
丽的故事和传说，但是，这两座桥有
什么关联？始终没人能说清。

经过查找史料、对照出土石碑，
农民文史研究者赖宝国日前确定：这
两座桥的建造者，就是刘尚用，他的
后人就生活在如今的杜生镇。

8月 25日，我们与赖宝国一起，
踏上了寻访“石桥高士”刘尚用、探
寻登瀛桥与单桥建造秘密的采访之旅。

杜林石桥：桥畔有阁有
塔文化厚重

第一站：杜林石桥，又叫登瀛桥。
来到这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桥前的两尊大石狮子。石狮与石桥一
样，历经岁月风雨，愈加古老苍劲。
走上登瀛桥，大家一边缓步前行，一
边仔细观看石栏上的精美雕刻和石柱
上形态各异的石狮、石猴和佛像。

“石栏上刻的，是神话故事、古典
戏剧、花卉飞禽等，四周空白处还刻
着不少捐资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纪晓
岚的祖上。”赖宝国说，登瀛桥是三孔
敞肩拱形石桥，造型美观、结构坚
实、雕刻精湛，在历史和建筑工艺上
均有较高的价值。明万历22年（1594
年），要在水流湍急的滹沱河上建造这
样一座石桥，难度可想而知。

赖宝国是沧县杜林回族乡赖庄子
村人，登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书
协会员。他热爱地方文化，对杜林登
瀛文化犹有研究。小时候经常到杜林

石桥玩，听着“刘老道造桥”的故事
长大。刘老道叫什么？哪里人？400
多年前，他怎么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
石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2015年，赖宝国与青县文史研究
者潘洪斌一起，将登瀛桥头残存的石
碑与民国《青县志》登载的碑文两相
对照，参阅王荫桐的《重修登瀛桥碑
记》，终于弄明白了登瀛桥建造的过
程。明代万历22年，刘尚用看到老弱
病残涉水过河非常艰难，于是决定离
家为道，四处募捐，建造石桥，这样
就有了“刘老道造石桥”的传说。

“这对狮子，原来在王母阁前。”
抚摸着桥头的石狮子，赖宝国说，民
国《青县志》记载，登瀛桥建好后，
明崇祯 8年，刘尚用在杜林镇又建造
了王母阁（阁，当地读镐）。根据后来
的考据可知，这一时期，刘尚用修建
的另一重大工程——单桥，也正在施
工中。他奔波在两地之间，积劳成
疾，最终在杜林去世。杜林人民感念
他的恩德，用剩余的石材木料，为他修
建了一座塔冢。塔高三四米，曾经也是
杜林一景。刘尚用从此长眠滹沱河畔，
与他一手建造的登瀛桥相伴至今。

登临杜林石桥，赖宝国吟诵起清
代诗人温权甫的 《咏杜林镇石桥》：

“东连沧海郡，西达古瀛州。高阁从旁
出，沱河自下流。无期寻班斧，凭栏
问母猴。”他说，原来不理解，登瀛桥
哪里有高阁？看到《青县志》的记载
后才明白，原来杜林石桥曾经更为美
丽，有河、有桥、有阁、有塔……

献县单桥：出土石碑破
解建造之谜

第二站：献县单桥。我们直奔石

桥博物馆，那里珍藏着献县2019年出
土的“创建石桥碑记”碑。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块残碑，
仔细辨认后，赖宝国惊呼：“就是它
们！我原来只通过献县文保所所长吕
永森见过这些碑的拓片，今天也是第
一次见！”

残碑上的字迹已经不甚清晰，陪
同我们前来的单桥工作人员泼了一些
水，骄阳照射下，字迹慢慢显露出
来：“善士刘尚用、石守志、王自道曾
建石桥于杜林河头……未满六年，桥
已三孔告竣矣，三人功深果圆，炼汞
成丹，一旦坐化而仙逝之……惜大事
未完，伊谁任之？”

赖宝国介绍，根据目前掌握的史
料，单桥的建造者也是刘尚用。但
是，建造单桥的刘尚用，是否就是建
造登瀛桥的刘尚用？虽然两者年代相
似，地理位置也不远，但因为缺少证
据，一直没有定论。这块石碑立于清
代顺治三年，它的出土，意义非凡：
首先，它确定了单桥的建造者刘尚
用，曾经在杜林河头建石桥；其次，
它讲道，建桥者并非刘尚用一人，而
是一个以刘尚用、石守志、王自道三
人为核心的建桥群体，他们共同努
力，建造了登瀛桥与单桥；最后，它
确定了刘尚用等三人的去世时间：在
单桥修建未满 6年的时候，三人先后
离世，五孔石拱桥的单桥，此时刚刚
竣工三孔，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块石碑，不见于
史料记载，它的出土，破解了两座石
桥的建造之谜。

记者探看其他石碑，多次看到
“刘尚用”的名字。保存完好的“万古
流芳”碑，是为纪念建造单桥的善人
们所立。右起第一列文字就是“河间
府献县乐善桥创建石桥高士刘尚用”，
这座碑立于崇祯六年，说明当时人们
称呼刘尚用为“石桥高士”。在另外几
块残碑上，能看到“至若独肩其任，
捐橐若干，兼募零星以成是举者，为
邑之善人刘尚用、石守志、张九叙
等”，这说明，以刘尚用为首的建桥群
体，全部来自献县。

在斑驳古老的单桥上，我们见
到了 70 岁的守桥老人秦植本。2006
年，他接过本家哥哥秦植恒的班，
义务守护单桥，至今已经 15年。对
单桥的历史与传说，老人如数家
珍。提到刘尚用，他说：“刘尚用是
单桥的首功之臣！没有刘尚用，就
没有单桥！那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
桥梁建造大师！”老人还热情地带我
们去家中看他珍藏的《献县单桥》一
书。

杜生刘宅：建桥故事家
族世代相传

既然石碑上明确了刘尚用就是献
县人，那他到底是哪个村的？赖宝国
兴奋地说：“走！去杜生！那里还有他
的后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杜生并
不属献县管辖。记者联系了献县文保
所所长吕永森，他说，直到抗日战争
前，杜生还隶属献县。

车下高速，一路穿街过巷，在杜
生一处农家院前停了下来。赖宝国
说，他从2014年开始寻找刘尚用的家
乡，开始毫无头绪。今年 7月初，他
又一次来到杜林探访，据村民介绍，
40多年前，曾接待过给刘尚用上坟
的后人，记得是杜生人。他马上找
沧县政协退休干部康秀芹帮忙。康
秀芹向他推荐了杜生镇热心文化的
刘忠秋。电话打过去，还没等赖宝
国把话说完，刘忠秋就说：“我知道
这件事，刘尚用的后人就在杜生，
我们还很熟……”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
不费工夫！赖宝国当即赶到杜生，
找到了绿树掩映下的刘宅，一处农
家院。

主人刘书琴是个爽朗汉子，今年
74岁。他拿出家谱，指着上面的记载
说，祖上这一辈是第 5世，有尚用、
尚美、尚仁兄弟 3人。当年刘尚用 20
多岁，已经娶妻生子，决定建桥后，
就说服家人，辞家为道，从此一心建
桥，学习造桥技艺，化缘募集资金，
终于在明万历年间创修登瀛桥、崇祯
年间修建献县单桥，最终积劳成疾，
在建造单桥与王母阁时离世。“我是第
18世，时代虽然隔得久远，但是关于
祖上的故事，我们家族是代代相传
的。我小时候曾跟随大人去杜林给祖
上上坟，对那座塔冢印象深刻。石塔
高三四米，四周有围栏，还有石碑和
功德碑，可惜后来毁坏了。家谱中的
详谱也被毁了，世袭谱因为在布上而
保存了下来。”

刘书琴说，刘尚用这一枝后来开
枝散叶，全国各地都有。尤其杜生刘
氏，很多都是刘尚用的后代。

刘宅院子里种满各种果蔬庄稼、
花花草草，屋子里挂着书法国画，摆
着造型各异的山石。侍弄花草庄稼，
闲来独酌两杯，刘尚用的后人过着世
外桃源一般的生活。

400多年后，刘尚用当初建造的
登瀛桥、单桥仍在使用。桥上，人来
人往，桥下，流水潺潺，一片岁月静
好。把自己后半生都给了建桥事业的
刘尚用，当初不会想到，多少年后，
还有人念念不忘地寻找他，不仅寻找
他的故事，也寻找这种矢志不渝、奉
献苍生的精神。

吴桥文史学者刘晓告诉记
者，《大公报》报道莫子镇的信
息，多达 177次！这些报道真实
记录了莫子镇在天津时期的活动
情况。

按照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
1926年，在刘格平的指导下，莫
子镇在吴桥莫家场成立党支部，
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但是，这之
后，莫子镇仿佛消失了一般，很
难从吴桥当地的史料中得到有价
值的信息。直到发现上世纪30年
代初的《益世报》（本报8月20日
报道），才发现他在吴桥做过的事
情。从 1926 年到 1930 年这段时
间，莫子镇去了哪里？做过什
么？一直以来都是个谜。

最近发现的 《大公报》 177
次关于莫子镇的报道，正好破解
了这一历史之谜。

地下党员打入津门上层

翻阅《大公报》关于莫子镇
的这 177次报道可见，这些报道
主要集中在1928年到1929年。一
年之间，一个人物出现在《大公
报》上次数如此之多，堪称一代
风流。

莫子镇的名字最早出现在
《大公报》上，是 1928年 6月 17
日的《欢迎李生达军入津记》一
文中。莫子镇是以“市指委员”
的身份，代表“市指会”参加活
动并致欢迎词的。

刘晓介绍，“市指会”指的是
天津市国民党部指导委员会（后
改为执委），“市指委员”指的是
天津市国民党党部指导委员会委
员。1927年，蒋介石“4·12”大
屠杀后，莫子镇以地主家庭的身
份打入国民党组织内部，1928年
当选天津市指委委员，利用这一
公开身份坚持革命斗争。刘晓
说，从《大公报》可知，当时天
津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也很猖獗，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莫子镇能
隐藏身份，秘密开展地下斗争，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在北京入
党，天津党组织了解他的人不
多；二是1924年，他在新中国革
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党的活动
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派往日
本留学。从日本归来后，一直在
吴桥农村从事党的工作，便于隐
藏身份。“这也是我们现在很难确
定莫子镇具体入党时间的原因。”
刘晓说。

1928年，莫子镇28岁，年轻
有为，意气风发。在北洋大学学
生反对校长事件中，他沉着应
对；在讨论应付刺伤邮差事件
时，他应对自如。

《大公报》关于莫子镇的报
道，一直持续到1931年他从日本
留学归来。当年 4月 9日《大公
报》上写到：“前市指委会执行委
员莫子镇，自解职后，即于去岁
赴日留学。兹闻莫氏于日前返
津，准备结婚。闻其前妻，曾经
登报脱离关系。现在结婚者，为
常素珍女士，在西开某校肄业。
婚礼定明日举行，惟莫氏已返吴
桥原籍，今日即行返津。结婚地
点尚未宣布。”这条新闻已经有点
花边新闻的意思了。可见，莫子
镇的影响力之大。

领导反日会运动为
工人说话

在这 177次报道中，有两件
事值得一提。其一，是莫子镇在
天津领导的反日会运动。

先来看一下 1928年 11月 9日
《大公报》的一篇报道：“日货登
记问题，特市党部昨日开会，今
后可望顺利进行。特市指委会，
昨日下午二时，召集各机关各商
行代表，讨论日货登记，及救国
基金问题，到者约七百人。”接下
来是各界代表发言。首先发言
的，就是莫子镇。他说：“此次
对日运动，全国一致进行，津商
何独不能谅解？党部深知有人操
纵，望小商人勿为利用，果酿成
风潮，必贻外人笑柄。”接下
来，各方表态，表示一定在天津
广泛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
动。

参照史料可知，当年 7月 14
日，日军故意用砖头砸伤一名车
夫。8月5日，50多名日军到火车

站乘车时，因被忙于装运邮袋的
工人阻塞，日军便用刺刀、皮带
将几名工人打成重伤。8月 8日，
莫子镇以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
委员会的名义，召集商、学、
工、妇及教育、律师等各界代表
在天津总商会开会，讨论成立天
津反日会筹备事宜。23日天津反
日会正式成立。反日会采用唤醒
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方
式，在天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大公报》不断跟踪报道，其
中，劝说日货商人自觉登记、接
受检查，也是反日会运动的方式
之一。

1929 年 1 月 11 日，《大公
报》以《总工会联席会议中 莫子
镇之名言》为题，报道了莫子镇
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这次会议
的背景是，英美烟公司发生工潮
事件。会议认为，有人渗透进工
人队伍中，带领工人闹工潮，所
以解散了油、漆、瓦、木各工会
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莫子镇的
发言可谓大唱反调。他说：“兄弟
久想与诸君谈话，只因时间所
限，未得如愿，甚觉抱歉。今天
我所说，是组织工会之根本意
义。诸君须知现下所受的痛苦，
并非厂方所给，实由于社会制度
不良，及政治黑暗，种种原因所
致。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这不是天津一个地方的问题，而
是全国的问题。工人在政治上无
地位。现时各政治机关，工人是
不能进去的，所能进去者，尽为
有产阶级的人。工人在政治上无
地位，是真痛苦……何以工人不
能参加政治，实因团体毫无力
量。天津的工会，更属幼稚……”

莫子镇的这种观点，立刻遭
到了天津英美烟草工会的反噬。
他们提出议案，认为莫子镇“藉
党营私，宣传赤化”，这件事多次
出现在《大公报》的报道中。

主持天津迎葬孙中
山大会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 1929年
五、六月间的纪念孙中山迎榇奉
安大会。

迎榇奉安大会是国民党为孙
中山举行的迎葬大会。1925年，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因留有遗
言“归葬紫金山”，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在紫金山建造陵墓，
1929年 5月才完成。为了达到沿
途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效果，迎榇
奉安大会实际分为两次，一是空
车北上，二是实车南归。《大公
报》详细报道了天津的这次奉安
大会。5月 21日，天津的北上迎
榇宣传大会规模宏大，与会人数
5万以上。作为指委，莫子镇上
台演讲，当时的警备司令是傅作
义，也上台演讲。《大公报》只刊
登了莫子镇的演讲内容，傅作义
则一笔带过。

6月 2日，孙中山归葬南归，
天津举办纪念总理奉安大会，莫
子镇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他不仅
代表各界献花圈，还在大会上致
词。《大公报》上刊登了这份致
词：“今天是总理安葬之日。我们
想，总理去世已四年，因军阀阻
梗，总理灵柩迄未南移，照遗命
安葬。现在北伐成功，全国在总
理遗教之下统一了，所以要将总
理安葬于地下……我们睁开眼看
一看，中国四万万同胞，有几人
能效仿总理的人格、遵奉总理的
遗教。其不能遵总理遗教，不信
仰总理的，是为罪人。此辈假充
信徒，则不配来纪念总理，总理
也不接受他的纪念。再看一看，
现在执政者，有没有罪人，用他
们来安葬总理，总理是永远不能
瞑目于地下的……”身为共产党
地下党员的莫子镇，以国民党指
委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如此言
说，这段话大有深意。

这件事后不久，6 月 21 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撤消了莫子镇
的职务。但莫子镇依然在《大公
报》的报道视线内。1929年 8月
27日的《大公报》报道“本市前
指委杨亦周、莫子镇自离职后，
即筹备放洋东渡游历。闻行装旅
费均已整备妥当。莫氏九月初即
可登轮。杨氏已决定九月十日动
身。”这说明，1929年9月，莫子
镇再次赴日留学。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记者昨天
从狮城百姓健康医院获悉，该医院欲
建党史馆，现面向社会征集相关物
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七一”前夕，沧州日报与狮城百
姓健康医院举办“致敬百年党龄夫妻”
活动，全国首个“百年党龄夫妻之

家”，也同时在医院揭牌。医院董事长
贾建忠说，举办这次活动不是昙花一
现，要想方设法让它持续下去，让老党
员们的精神传承下去。他说，“百年党

龄夫妻之家”成立后，将专门设立“百
年党龄夫妻之家”秘书处，由狮城百姓
健康医院党支部书记负责，开设专门的
服务热线服务于老党员。医院将在二楼
辟出空间，形成一个小型党史馆，把老
党员的光荣事迹用图片、文字等形式展
示出来，同时，向社会征集与党史有关
的物件，如证书、奖章、衣物、照片、
信件等，以丰富党史馆的馆藏，开展党
史教育，弘扬红色文化。征集热线：
3155702、2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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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一代风流津门一代风流 原是地下党员原是地下党员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张彦广

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

狮城百狮城百姓健康医院筹建党史馆姓健康医院筹建党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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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单桥与杜林登瀛桥都是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桥梁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单桥
还是世界最长的不对称石拱桥。
日前，农民文史研究者赖宝国经
考证确定，两座桥的建造者，都
是被称为“石桥高士”的刘尚
用。经不懈寻觅，最终找到了刘
尚用的家乡、后人和生平故事，
揭开了这位古代桥梁设计大师建
造两座石桥的历史之谜。

登瀛桥登瀛桥登瀛桥、、、单桥单桥单桥

双桥竟是一人造双桥竟是一人造双桥竟是一人造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

◀在献县石
桥博物馆，赖宝
国 （右） 查看明
清石碑。

▼ 400 多 岁
的登瀛桥如今桥
上人来人往，仍
在使用。

赖宝国（左）与刘尚用后人查看
刘氏家谱。

献县单桥献县单桥


